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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瀛访书散记 

 

赵前 

 

应日本鹿儿岛大学的邀请，我于 2007 年 12 月 12 日—18 日参加“中国东南部的出版文化与日本”国际研

讨会。在研讨会上宣读了题为《谈谈新发现的宋刻本〈南岳稿〉》的论文，该篇论文已被翻译成日文，将收入此

次国际研讨会的论文集中。 

 

在日期间分别走访了日本宫内厅书陵部、东京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见下图）、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并阅览了部分珍贵古籍。在京都参观了京都国立博物馆、日本龙谷大学举办的敦煌文献展以及东寺、东福寺等

名胜古迹。 

 

12 月 14 日上午，按照会议

的日程安排，我们走访了日本宫

内厅书陵部。宫内厅书陵部珍藏

着大量的中、日古籍，如果要阅

览宫内厅书陵部珍藏的古籍原

件，必须提前预约，提出申请，

待同意后才能按照事先约定的

时间前去阅览。 

 

日本宫内厅书陵部坐落在

东京市中心的皇宫内的天守阁

遗迹旁。在鹿儿岛大学法文学部

教授高津孝先生和京都大学人

文研究所尾浦晋先生的陪同下，

我与北京大学教授沈乃文先生一起来到宫内厅书陵部，经过存包、洗手、换托鞋等程序后进入阅览室，在阅览

室一旁的桌子上放置一台消毒机，看书的读者不仅要用清水洗手，还需要用酒精再次消毒。这台消毒机的原理

与宾馆饭店里的光感水龙头的原理相同，只是喷出来的不是水而是酒精。宫内厅书陵部的负责人中村一纪先生

令其助手为我们提供了他们珍藏的中文古籍。 

 

从 10：20—11：40，我先后阅览了宋刻本《太平御览》第 198—205 卷、宋刻本《尚书正义》第 1 卷、明

正统道藏《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以及书陵部著名藏品《寒山子诗集》等。宫内厅书陵部收藏的宋刻本《太

平御览》和宋刻本《尚书正义》，是非常罕见的也是非常重要的版本，国内不见著录，我也是第一次有幸目睹。

故记录如下： 

 

一、宋刻本《太平御览》（第 198—205 卷）一册，该书 13 行 22 字，白口，左右双边，单鱼尾。鱼尾下有

“览×××”字样，次为页码，再次为刻工。参加本册雕版的刻工有：王重一、王重二、王龟、单阿回、张丑

师、王麒、单阿亥、王阿杏、宋成小、袁宜、何兴、宋圭、赵十五、任宏、杨五、冯五、任通、谢忠、李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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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仲、杜俊、任纯、宋庚、袁定、赵丙等。避宋讳：玄、炫、弘、殷、匡、胤、恒，“桓”字不避讳。另钤有“金

泽文库”长方墨印。这册《太平御览》是南宋蒲叔献刊本。经查，知该书末有蒲叔献的跋，称：“祖宗圣学，其

书之大者有二，一曰《太平御览》，一曰《资治通鉴》。《通鉴》载君臣治要之安危，天人庶证之休咎，威福盛衰

之本规，模利害之端，无一不备。而其书工传於天下久矣。《太平御览》备天地万物之理，政教法度之原，理乱

兴废之由，道学性命之奥。而往以载籍繁夥，无复善本。惟建宁所刻，多磨灭舛误，漫不可考。叔献每为三叹

焉。洪惟太宗皇帝，为百圣立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古今集斯文之大成，为天下括事理之至要。四方即平，

修文止戈，收天下图书典籍，聚之昭文、集贤等四库。太平兴国二年三月戊寅，诏李昉 、扈蒙等十有四人编集

是书，以便乙夜之览。越八年十有二月庚辰书成，分为千卷。以《太平御览》目之，所以昭我皇度光阐大犹者

也。圣学宏博，皆萃此书，宜广其传，以幸惠天下。况吾蜀文集，巨细必备，而独缺此书。叔献叨遇圣恩，且

将漕西蜀，因重加校正，勒工镂版，以与斯君子共之。以推见太宗圣学之所从，明我宋历圣相承之家法，补吾

蜀文献之阙，而公万世之传云。庆元五年（1199 年）七月日朝请大夫成都府路转运判官兼提举学事蒲叔献谨书。”

由蒲跋可知，该书刻于四川，完成于南宋庆元年间（1195—1200 年）。蒲叔献刊本国内不见著录，日本尚存残

卷二部，一藏于宫内省图书寮，一藏于京都东福寺。宫内厅书陵部所藏《太平御览》原为日本金泽文库旧藏，

后归相国寺、枫山官库等收藏。民国 24 年（1935 年），张元济等辑《四部丛刊三编》，将宋刻本《太平御览》

影印出版。在影印本后有牌记题：“上海涵芬楼影印中华学艺社借照日本帝室图书寮京都东福寺东京岩崎氏静嘉

堂文库藏宋刊本”，其中“日本帝室图书寮”当指现在的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日本帝室图书寮”为宫内厅书陵

部旧称。此册宋刻本《太平御览》当已收入《四部丛刊三编》中。 

 

二、宋刻本《尚书正义》第 1 卷，该书 15 行 24 字，白口，左右双边，参加本册雕版的刻工有：王政、施

章、吴珪。王政、施章、吴珪等人，是南宋初期杭州地区的刻工。经查，施章、吴珪都参加过《旧唐书》、《陶

渊明集》、《文选注》等书的雕版工作，此外施章还参加过《尔雅注》的雕版，而吴珪则参加了《资治通鉴纲目》、

《杜工部集》的雕版。该册《尚书正义》避宋讳：玄、弘、慎等字。宋刻本《尚书正义》国内仅国家图书馆藏

有宋两浙东路茶盐司刻本，该书为 8 行 19 字，小字双行同，白口，左右双边。其中卷 7～8，19～20 配日本影

宋抄本。有光绪 10 年（1884 年）杨守敬跋。民国 24-25 年（1935-1936）上海商务印书馆将该书影印出版，收

入《四部丛刊三编》中。2003 年 5 月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再次将此书影印出版收入《中华再造善本》中。而宋刻

15 行本《尚书正义》，国内没有收藏。 

 

我们正准备离开宫内厅书陵部时，原供职宫内厅书陵部的吉野敏武先生得知我们造访，特地从家里赶来，

将其著作《古典籍之装帧与造本》一书赠送给我们。吉野敏武先生是宫内厅书陵部古籍修复部门的负责人，从

事古籍修复工作长达 40 余年，是日本古籍修复业内的知名专家。 

 

从宫内厅书陵部出来，我们一行又来到国立公文书馆，这里正在举办馆藏文书的展览，来这里参观的人很

少，也许展出的藏品离现代生活比较遥远吧。令我们感到非常遗憾是，2007 年 10 月 2 日至 10 月 21 日，国立

公文书馆刚举办了名为《平成 19 年秋季特别汉籍展》，在这个展览中，共展出了中国、朝鲜、日本三国的古籍

52 种，中国宋、元、明不同时期的珍贵古籍有 38 种，其中被定为日本“重要文化财”有 12 种。这 12 种宋、

元时期的珍贵古籍是：元至治刻本《全相平话》、宋绍兴刻本《庐山记》、宋刻本《东坡集》、宋刻本《类编增广

颍浜先生大全集》、宋高邮军学刻本《淮海集》、宋刻本《豫章先生文集》、宋刻本《平斋文集》、宋刻本《梅亭

先生四六标准》、宋乾道五年刻本《钜宋广韵》、宋刻本《周易新讲义》、宋刻本《史略》、宋刻本《子略》。我们

虽然无缘看到国立公文书馆展出的珍本原件，但是应该庆幸的是，我们得到了此次展览的图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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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5 日上午，我们应邀来到京都国立博物馆，在学艺科企画室负责人赤尾荣庆先生的陪同下参观了馆

藏部分珍品。其中中国宋代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朱熹的书法作品以及日本平安后期（约 12 世纪）的泥

金银写本佛经，给我留下深刻记忆。 

 

中午刚吃过午饭，赤尾荣庆先生得知龙谷大学正在举办古文献展览，问我们是否愿去参观，我们认为这是

一个非常难得的学习机会，何乐而不为之？由于下午还要参加学术研讨会，我们只能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

走马观花的参观了一下。但是这个展览还是引起我的兴趣。在不大的展室中展览着一些日、汉珍贵的古籍与书

画。在展室的显眼的地方摆放着一组展柜，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中国的敦煌遗书。众所周知，1910 年至 1914 年，

日本西本愿寺的大谷光瑞，曾组织探险队到中国的新疆、甘肃等地，收集了很多敦煌吐鲁番文书。龙谷大学隶

属西本愿寺，因此不少敦煌吐鲁番文书现在就收藏在龙谷大学图书馆。这次展出的敦煌遗书当是该校的收藏品。

就其展出的敦煌遗书内容而言并不稀见，主要是佛教文献。但是该校在展览中，结合展品利用高科技仪器，检

测有关文物的纸张特性，纸张成分等，使我耳目一新。展览中，人们可以看到展品纸张纤维放大 100 倍和 500

倍后的照片图版。使观众通过展览了解到敦煌遗书用纸的情况。此次展览的敦煌遗书，其用纸可以说丰富多彩，

不仅有我们已知的麻纸、皮纸，这些在敦煌遗书中常见的用纸，而且还有竹纸和混合料纸。也许我孤陋寡闻，

从不知道敦煌遗书的用纸竟然有竹纸。但科学毕竟是科学，在放大了 100 倍和 500 倍的照片图版上，竹纸的纤

维清晰的呈现在人们的面前。这给我一个启示，用竹纸抄写敦煌遗书，应该有两种情况：第一，是当时有人将

竹纸从南方贩运到敦煌地区；其二，是当时一些由于各种原因来到敦煌的人们将抄写好的佛经从南方带到敦煌。

另外在不损害敦煌遗书的前提下，用高科技的手段把其纸张成份搞清楚，对修复敦煌遗书也是非常有益的。我

认为，在大力提倡保护古籍的今天，借鉴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2007 年 12 月 18 日，我与北京大学教授沈乃文先生由东京乘机回国。一周的东瀛之行虽然短暂，但所到之

处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尤其在日本看到的珍贵古籍，使我久久不能忘怀，故撰短文，以誌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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